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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朗大方、能说会道，这
是笔者对于周媛同学的第一印
象。在科大，外放活泼的性格
使她可以轻易不断结识好友，
她在周围人的感染下见证自己
的成长，也因此对于科大有说
不尽的感谢和道不完的深情。

“科大学生都是低着头、
拿着饭盒、走得特别快的那
种。”对于科大的初印象来自
于高中时期竞赛的体验与班主
任的渲染。历史的巧合与神奇
在于，大一时，她在曾经为竞
赛奋战过的教室中上几乎所有
的基础课，熟悉的环境和气氛
让一切显得如此虚晃而不真
实。这种虚幻加之开学时难以
找到组织的那种无从融入的感
觉让她在恍惚中变得自卑，也
让她在不断的鞭策自我中变得
独立。

“想象中的大学生活本来就
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参与课外
活动是找到集体归属感的最好
方式，兴趣广泛的她在入学之
初就加入了许多学生组织:芳草
社、文学社、化院女足、化院
学生会。她喜欢驰骋球场的飒

爽以及女足队内豪爽又融洽的
氛围，踢比赛、写战报让她感
到年轻的热血。她也喜欢芳草
社内温馨又温暖的社员关系：

“做公益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

事。”在参与芳草社的志愿活动
中，她认识了许多有趣的人，
也收获了许多感动：天鹅湖环
保宣传的活动让她交上了第一
个朋友；“一帮一”中她认识了
每年固定捐款的周先稠老师以
及一位从不留名的学长，在动
容中对于科大人肃然起敬。

不断的课外活动和与同学
的频繁交流使她发现科大人

“还是食人间烟火的”，非常淳
朴和善良。生活低谷时，她曾
在食堂随口说出一些绝望的
话，被细心的食堂师傅听见，
宽慰劝解了许久；学习过程
中，周媛同学非常感谢她的导
师吴长征教授，让她转变了唯
GPA的刻板学习模式，更加注
重思考和积累；科研之路上，
她十分崇拜在西北大学交流期
间的黄嘉兴导师，真正以兴趣

为导向做科研，身体力行教诲
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意义，在
不断自问中确定课题的脉络走
向……一切的经历让她体会到
了精神上的富足，在不断的启
发中成长。

不仅如此，她更感受到科
大人那种近乎天然的凝聚力和
感染力。在采访中，周媛同学
给笔者描述了这样一个片段：
在西北大学交流时，她受到了
一位素未谋面的科大师姐无微
不至的照顾。某天晚上，师姐
打开了一个小柜子，里面放满
了在各地参加校友活动获得的
科大纪念品。在室内昏黄的灯
光下，师姐一一细数、娓娓道
来，仿佛讲尽了科大历史。“我
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一个
这样的师姐。”

“早做准备，不要后悔，也
别把事情做绝。”这是周媛同学
的经验之谈，更是对师弟师妹
们的希冀。“以人为镜，可以明
得失”，周媛同学透过他人看到
更多的世界，以向上的姿态不
断追求理想，在坚持自我中砥
砺前行。

与有趣的人为伍
——访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周媛同学

􀳌 学生记者 王易佳

1958年春夏之交。我正在北京四中读
高三，同学们开始为填报高考志愿操心
——想要列出一个国家需要、有发展前途，
自己喜爱且能发挥自身长处的志愿序列
表。北京四中是一所名校，学生平均学业
水准较高。我和许多同学不愁是否考得上
大学，而是愁着如何填好第一志愿。四中
理工方面课程最强，物理是我强项，思来
想去，第一志愿还是报了清华大学工程物
理系。当时它被认为是尖端科学最难考的
专业，比如原子能等等。

对于高中物理课程，我最喜欢和擅长的
是力学部分，原子物理还在其次。苏联1957
年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历
史事件，极大鼓舞了有志学航空航天和火
箭技术的人，让我对航空航天几乎着了
迷。对于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
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运动学、动力学，
乃至天文学的兴致和知欲都很强。我曾多
次去当时的中苏友好协会礼堂，观看前苏
联有关宇宙航行的科教影片和科学幻想影
片，对其内容至今印象很深。怎奈不知该
报考哪所高校的什么系或专业为第一志
愿，将来才有机会从事这方面工作。这是
我感到困惑与迷茫之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当时叫“北京航
空学院”。高考报名前的1958年5月18日，
我曾参观过他们的校园、飞机系和部分实
验室。它设有航空方面的许多系科，但却
看不到航天方面的专业。

一天傍晚，我父亲 （时任北京市50中
校长） 从北京市教育局开完会回家。因学
校离家远，工作又忙，通常只周末才回
家。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不大的笔记本对
我说，会上传达了一个即将见报的重要消
息——中央决定成立一所新型的，专攻尖
端科学，以填补我国急需空白学科和赶超
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校长；中科
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任力学系主任，
开设与火箭、人造卫星等相关的专业；中
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任数学系主
任；……此外还有与原子能、电子计算
机、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高分子物理
与化学、技术物理、生物物理、化学物
理、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等等相关的系
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科大的信息，
对我来说，这消息犹如久旱逢甘霖——可
找到倾心的学校、系或专业了。

钱学森先生当时已是在国内外极负盛

名、具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家，是许多青年
学生心目中的偶像，我也不例外。我想能
有这样的名师教导和引路，是我的荣幸与
渴望。我当即暗下决心，把高考第一志愿
从著名的清华大学金牌专业工程物理，改
为新创办的中国科大力学系。

之所以“暗下决心”，是因为中国科大成
立与招生的消息公布得稍晚。我们第一次
填报的高考志愿草表已上交到学校。要把
它从上级那儿要回来修改，心里是有压力
的。但我想，这件事涉及我今后一生的作
为，如果可能，还是要把它改过来。可以
说，国家鼎力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
学森先生任力学系系主任这事件，在我成
长道路的重要关口，改变了我的人生轨
迹。如果没有中央创办中国科大的决心、
魄力和远见卓识，如果没有钱学森先生不
凡的影响力，这一改变是不可能的。

1958 年 9 月 21 日，《人民日报》 以“我
国教育史和科学史的一项重大事件”为
题，报道了9月20日中国科大开学的消息。

中国科大是国家首批确定的全国16所
重点高校之一。我们第一届 （1958 级） 共
有 1634 名学生，设有 13 个系 （原定 12 个
系，后在中科院地球物理所赵九章所长的
强烈要求下，又增加了 1 个地球物理系）。
第二届 （1959级） 有1800多名学生，第三
届 （1960 级） 仍然保持了这样的规模。第
四届 （1961 级） 以后，因国家遇到三年自
然灾害和暂时经济困难，贯彻“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国科大招
生人数减少。那时科大的录取分数线很
高，有好几年超过清华、北大。

我为什么要改变高考第一志愿
􀳌 1958级 张瑜

“我与科大的故事”征文

群师心血结晶，中华打
造降龙手。娇花初放，横遭
虐 雨 ， 仓 皇 南 走 。 病 树 逢
春，柔枝尽展，凯歌频奏。
正东天誉满，风波又至，情
犹在，难回首。

盘点雄图依旧，指征程
峰奇林秀。修吾慧眼，俯察
微 粒 ， 仰 观 星 斗 。 寰 宇 驰
名，科研劲旅，人才渊薮。
唤同仁学子，五洲把盏，贺
萱堂寿！

水龙吟
贺母校60华诞

􀳌 刘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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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
亿万光年之外

􀳌 查君华

我站在亿万光年之外
看时空交织的轨迹
跨越宇宙的星辰和大海
在古老的东方国度
编织一场五千年的古往今来
我看见

“复兴”的身影
在九州华夏里 纵横四海

“北斗”的视野
在瀚海星云中 傲视苍穹

如“悟空”摘月
像“蛟龙”探海

在大国峥嵘岁月里
重振民族的梦想与脊梁

我站在 亿万光年之外
看见东方一隅
挥洒着历史的色彩
五度龙腾马跃
六十载春去秋来
在理实交融中
传承着红专血脉
像温柔的母亲
守护求知的真土
像勇敢的战士
肩负革新的力量
像沉稳的匠人
载育天下桃李芬芳
在科大傲气风骨中
激越时代的丰碑和光荣

我站在 亿万光年之外
看见年轻的你
奔跑在星际的光谱里
像一颗微粒
甘做梦想的加速器
在宇宙洪流中
凝结成永恒的真理
我站在 亿万光年之外
看见无数个我和你
在亘古岁月里
闪耀着学子的卓越与风采
今天的我们
是重生 也是新生
是历史 更是未来

（作者系公共事务学院学生）

(作者系我校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教授)
一斛珠·樱花祭
——有感于科大眼镜湖畔晚樱

􀳌 BA16234 赵浩雨

春晓文苑
芙蓉湖畔晴霞暖
风蚀香沁夜莺欢
水榭鱼喧
盈几多欣羡

花缱绻青枝梦短
落英埋骨叶无瓣
华年易数心犹念
屈指拈衣
雨润红樱叹

科大晚樱盛放之际，行及眼
睛湖畔，忽念及数年间在科大的
青春过往，心有所感，故填词醉
落魄，亦作一斛珠，设题樱花
祭，亦指樱花节。本词雕琢良
久，韵律平仄工整。景物描绘丰
腴，抒情言语显贫。一句“雨润
红樱叹”，散尽心中千万种心绪。

本词前阙写景樱花正盛，后
阙为笔者念及樱花凋落的场景。
借此表达对逝去的青春年华的感
怀。而词中并未直接抒写笔者的
这份情感，只是把美景描绘出
来，将“叹”字置于文末，是想
任由读者触景生情，去感叹他们
自己在科大，在樱花树下的美好
记忆。


